
開放文學  -- 漢文樂團  -- 宇宙浪子
第七十一回  庾信生平最蕭瑟

　　朱仁一進洞門，見多人血流滿身，橫七豎八倒了一地。他心中不禁有氣，這些窩囊廢，自己白費功夫，請來丟人現眼。　　他

正在尋思，不是人已悄悄走到身邊，說：「山主忘了？你這奇門遁甲威力無比，雪山子曾說，連大羅金仙都不見得破得了此陣！」

　　朱仁心中一亮，問：「你的意思是？」

　　不是人說：「弟子的意思是，要不躲在洞裡不出去，要不請他們進來試試！」

　　朱仁大喜：「好計！好計！只可惜雪山子不在。」

　　不是人說：「弟子上次失陷驚門，事後曾經向雪師叔討教，學了不少。目前雖不能運用自如，但也能調動陣門，禦敵絕無問

題。」

　　朱仁想了想，說：「好吧！這邊就交給你，把這些受傷的窩囊廢先送下山去，免得礙事，看看有什麼人還能幫忙。」

　　不是人說：「我們有兄弟十一個，都平安無事，足夠了！」

　　安得生因躲在一個機器人旁邊，也沒有受到波及。這時他挺身而出，說：「你們那種神通我沒有，但來此數日，寸功未立，我

負責幫你運送傷者下山吧！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那就多謝你了！」

　　不幸安得生的機器人都被朱仁的神火燒壞了，還得勞動當局協助，另行調動一批機器人上山，這才得以處理。

　　朱仁又把不是人叫過來，檢查了一下奇門陣法，看看毫無異象。朱仁便集合十一鬼，分別賦與任務完畢，然後才走出朱雀洞，

重與眾人見禮。

　　朱仁說：「在下現已甘拜下風，祗是有個疑惑，尚請道長垂示。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朱雀洞中這套奇門遁甲陣法，是古仙人所留，威力強大無比。按理我等道行不夠，不敢輕犯虎威。但是你陣法不

熟，且此洞另有主人，不讓你見識見識，恐怕也無法讓你心服口服。」

　　朱仁心裡一驚，看來這老道的意識神功尚高他一籌，自己心事已被拆穿，不禁臉紅過耳，只得說：「既然道長如此說，自古有

言，先來後到。果真此洞另有主人，在下絕不戀棧，立時讓賢。只是如何證明呢？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這個簡單，奇門遁甲自有神機妙算，只要那人在今日之內能將朱雀洞內的八門洞開，就可證明應為本洞之主人。

」

　　朱仁想了一下，又問：「道長說八門洞開？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正是。」

　　朱仁問：「為什麼要八門洞開？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既為洞主，就當驗明正身。」

　　朱仁故意問：「少一門可以嗎？」

　　傻道人笑道：「少一門都不可以。」

　　朱仁又說：「那八門洞開之時，我等是在洞外吧？」

　　傻道人道：「洞內洞外有何分別？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既為洞主，理當在內。」

　　傻道人道：「有理。」

　　朱仁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等當放棄成見，坐下來閉門商討。」

　　傻道人不疑有他，頷首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　　朱仁心中有了把握，便說：「道長此言當真？」

　　傻道人道：「當然。」

　　朱仁還要加強印象：「道長說話算話？」

　　傻道人肯定地說：「仙家不打誑語。」

　　朱仁這才說：「果真如此，在下心悅誠服。」

　　朱仁既已首肯，傻道人便對錢昆說：「師弟，若夢失陷在驚門之中，但有空虛四兄弟保護在側，彼等心靈空虛，不懼驚擾，必

可無事。倒是那木精救若夢情急，現已陷入休門，恐有片刻之厄。而要破陣法，須由景門下手，目前傷門已止，陣法威力大減。你

先破了景門，再走杜門，杜門一開，休門必破，往開門至驚門，以便搭救若夢。死門全係機關，無需再破，將門打開即可。」

　　錢昆一一牢記在心，問：「師父柬帖中，書有奇門遁甲之竅門，可以用嗎？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我輩所習，與本洞之術同出一源，只是功力較淺。」說時，從懷中取出一面小旗子，慎重地交給錢昆，說：「如

果你在陣圖中受困，切記把此旗向空一展，我們就會前來。此旗不可亂用，尚有重要的功能，因最後死門一開，必將死人！至時將

此旗擲入門中，即可應數！」

　　錢昆看旗上血跡斑斑，問：「這是人血嗎？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不！這是雞血。」

　　衣紅哪裡還坐得住，便說：「我們幾個沒見過世面，能不能跟著錢師兄，去見識一下這千古的秘辛？」

　　傻道長說：「你們今生沒有修習法術，怕錢師弟照顧不來。」

　　衣紅把文祥的手抬高，說：「文哥有佛珠護身，不會礙事的。」

　　痴仙子說：「師兄不必多慮，有我們在此，讓他們去吧！」

　　傻道長說：「不是多慮，而是所慮不及，有一個關節，怕有麻煩。」

　　錢昆也慫恿說：「按理要破奇門遁甲，必須有天神天將、六丁六甲。我們幾個剛好六人，正應了六丁之數，有點麻煩又怕什

麼？」

　　傻道長看了各人一眼，臉上皆無晦色，便道：「那麼小心了。」

　　六人領命去了。

　　這時，安得生領著各式機器人，將傷者一一抬出，一旁早有飛船相候。賓客陸續出洞，就是沒有受傷的，也都垂頭喪氣，神色

黯然。

　　傻道長對朱仁說：「你去主持陣法吧！不妨全力施為，如果八門不能洞開，此洞即歸你，否則這座洞天就要物歸原主了。」

　　朱仁正擔心十一鬼應付不來，聞言大喜，道謝而去。

　　錢昆帶著衣紅一行六人，走到景門前面，一看方位，是指向東北。大廳中人群早已散去，只有都陽十一鬼畏畏縮縮地，擠在那

陣法的石桌前，大氣不出。



　　文祥見是舊識，笑道：「諸位久違了！」

　　衣紅忍不住挖苦道：「你們這樣不辛苦嗎？」

　　無恥人說：「還好，反正有奶便是娘嘛！」

　　兩面人說：「各位要參觀，驚門最好玩！」

　　錢昆根本不理會，運用法力將景門一推，領著五人走了進去。

　　才一進去，身後的石門即軋軋閉合。風不懼還想拉開。錢昆說：「不必！文兄快將佛珠舉高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此後不可向後

看，否則幻境一生，麻煩就多了。」

　　衣紅拉一拉文祥說：「文哥！你看前面不是崇左的斜塔嗎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什麼斜塔？是月球的莫高峰！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我看是苗疆的大巴山！」

　　法蒂瑪不同意：「這是希克希克！」

　　錢昆立刻說：「這是幻境！每個人所見都是心中的景象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原來古代就有虛擬幻境！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妳忘了師父說的？六賊皆妄！」

　　衣紅不服氣，說：「那你看到什麼？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我看到師父的法相！」

　　衣紅抓到小辮子了，說：「原來師父在你眼中也是虛妄！」

　　話剛說完，衣紅好像看到什麼，拉了文祥，說：「快來！」就打算往前跑。文祥已心生警惕，眼前既是幻象，那麼該如何自

處？他決定按兵不動，直到神智清明為止。被衣紅一拉，他便緊抓衣紅的手，大聲說：「紅妹！不要動！」

　　風不懼眼前正是萬丈深淵，一聽文祥叫衣紅不要動，他立刻使出千斤墜的身架，一把將衣紅拉住，同時施出金剛吼：「別

動！」

　　這邊驚險連連，那邊法蒂瑪也陷入危境，才六歲的她，騎在馬色羅肩上，在果園裡摘檸瑪，馬色羅一面剝皮，一面喂她。小拳

頭敲著馬色羅的腦袋，口裡還沒有吃完，卻不斷地吵著：「馬色羅！還要！還要！」

　　左非右見到梨花帶雨的丁寧，一頭栽進他的懷抱，他有點不信，喃喃地說：「是妳嗎？」丁寧哭道：「是我！真的是我！」左

非右覺得不對，抬起頭來四下張望，他分明記得剛才六個人同時進來，怎麼眼前只有丁寧一人？

　　左非右把丁寧一推，說：「法蒂瑪呢？」

　　法蒂瑪也是一驚，抬頭一看，面前的馬色羅臉色嚴峻，她說：「多少年沒見到你了，你為什麼瞪著我？」

　　左非右拼命搖她，說：「我是左非右！過去的已經過去了！」

　　法蒂瑪也覺得有異：「這是過去嗎？那我的今天呢？」

　　一想到今天，把時間串聯起來，左非右的臉才漸漸浮現出來。她再一看身邊，除了錢昆面帶微笑，每個人神色都有點迷惘。

　　錢昆這才說：「難得難得！你們沒有一點準備，就過了這一關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這算什麼？和亨利教主的召魂差不多！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差遠了！你沒發現嗎？這次的經歷都是千真萬確的。是在時間流程裡倒溯的真實，是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亨利那個只

是幻象。人如果沉迷在過去不能自拔，那種危險比幻象還要可怕！」

　　大家這才知道利害，六人寸步未移，還站在入口處。前面是一條丈許寬的石砌梯道，每個石級高達半尺，一直向下，間中雜錯

著其他通道。

　　衣紅說：「現在怎麼辦？站著不動？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第一關已過了，放心前行吧，來之前我看過師父的錦囊，已知究裡。我也排過天盤，這景門居坤位，坤數為二，所

以進入迷宮後，逢二就轉。每轉一進，就會出現一景，各景都過了才會到達陣地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據說諸葛武侯在長江岸邊夔關附近佈過石陣，以阻吳國陸遜大兵，又名八陣圖。當大軍入陣時，又是什麼景象？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景門相當於觀察的景物，如係作戰，則有混淆視聽的效果，如飛沙走石、江湧浪濤，讓人不辨方向，而且每日每時

變換陣勢，誘兵步入陷阱。」

　　剛轉到第二個甬道口，法蒂瑪就說：「上次我就是在這裡看到你們的。」

　　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前面一景橫陳，左邊平湖如鏡，右側則峰聳入雲，正前方是條環山小徑。山頂數幅玉紳倒掛，白龍矯

飛、舞綃曳練。

　　沿壁有一石徑成蹊，向前直通瀑布下方，虯松離立道旁，蒼翠挺拔。再往前，光影搖曳，玉龍亂舞，騰空飄蕩，下極谷底。瀑

聲轟雷倒峽，水氣漫漫。

　　衣紅一見，就說：「法蒂瑪！別上當！小週天在我們心中，是看不見的！」

　　一語道破，面前石壁亙隔，石級依然。

　　大家繼續前行，衣紅突然大叫：「看！怪物！」

　　六人睜目一看，宛如置身在一個身歷境節目中。鏡頭中滿目猩紅，一派世界末日景象。大塊隕石在天上飛舞，沸騰的火山則在

地上狂噴。不見一個人影，只有十幾隻無名動物如喪家之犬般，亡命四竄。

　　「這是什麼景象？至少我沒有見過！」文祥說。

　　衣紅指著右側說：「你們看到的是不是和我看到的一樣？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妳看到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一大堆怪物，以及一個片頭，導演是佐佐木，編劇是平和謙二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我們看到的相同。」

　　左非右也說：「應該不是錯覺吧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不是我們在太空船遇到的兩個寶貝嗎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開玩笑！妳怎麼記得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是小人物，專記小事。」

　　突然杏娃插口說：「是我叫衣紅看的，也是我提供的素材，叫佐佐木製作的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原來妳才是缺德鬼，專做缺德事！」

　　文祥莫名其妙：「杏娃！是妳嗎？妳也來了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哪次我不是和你們同在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先前妳在哪裡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們忙得要命，這裡的事沒什麼好擔心的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是奇門遁甲！」



　　杏娃說：「有什麼稀奇？我還可以遁乙哩！」

　　錢昆聽不見杏娃的聲音，剛才他看到那些怪物，已經有些懷疑，這時更相信文祥神智不清了：「文兄，你在跟誰說話？」

　　文祥忙解釋道：「我們的電腦。」

　　錢昆想起杏娃：「是杏娃嗎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是的，她以為她是人，把我們都當作朋友了。」

　　杏娃大叫：「文祥！我才不屑做人哩！」

　　衣紅也大叫：「做人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　　錢昆聽不到杏娃的對話，忙說：「千萬鎮攝心神！不要走火入魔！」

　　左非右知道錢昆誤會了，解釋說：「師兄，你不知道，杏娃可以跟我們大家溝通，我們把她當作自己兄弟姐妹一樣！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杏娃能說話，但未必是人。」

　　左非右辯白說：「不，她是人！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你是說，她和那老魔一樣？」

　　左非右知道，錢昆一定很難相信：「不，但是也差不多！」

　　錢昆以為大家神智不清，急得從懷中掏出一個信符，用手一比，一道金光閃過，但面前狀況依然。衣紅還在和杏娃爭辯，其他

四人則靜不出聲，爭聽好戲。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不跟妳爭了！錢兄已經急得要發瘋了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我也不跟妳爭，有道是兩虎相爭，必有一傷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傷的一定是妳！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是妳！」

　　左非右怕錢昆走火入魔，慎而重之地把錢昆拉到一邊，說：「師兄，真的不騙你，杏娃已有靈智，而且與人無殊。她可以在我

們耳朵裡，同時對我們五個人講話，只是外人聽不見而已。」

　　錢昆越聽越糊塗，他當機立斷，急忙掏出急救的令旗。左非右見了，大叫：「你們快來，錢師兄要用求救旗了！」

　　風不懼一個箭步趕過來，捉住錢昆的右手，左非右則一把搶過旗子。

　　文祥忙叫：「錢兄，這不是幻境！旗子不可輕用！」

　　衣紅也說：「杏娃，快想想辦法！」

　　杏娃把聲音放大，說：「錢昆！我是當局，當局就是我！上個月你還問過我朱雀洞在哪裡，我堅持十一月四號才能赴約，記得

吧？」

　　錢昆被左非右及風不懼左右夾住，再聽電腦一表白，他完全相信自己瘋了，大叫一聲：「師兄呀！小弟道行不夠，快要瘋了，

你快來救我呀！」

　　衣紅忙說：「錢師兄，你想想，如果你神志不清，你師兄能救你嗎？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據我的經驗，我當年迷於學醫，連師父都救不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就是了，能記得這一點，表示你神智還很清明。」

　　錢昆懷疑地說：「怎麼可能？你們都說電腦變成人了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狐尾松也能變人，是吧？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狐尾松有生命呀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你說說什麼是生命呢？」

　　錢昆冷靜了一點，說：「生命是能量連續的變化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那地球有生命吧？宇宙有生命吧？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有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所以，電腦也有生命！」

　　錢昆清醒了些，說：「那為什麼我會看到幻象呢？而且和你們看到的一樣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因為那不是幻象！」

　　錢昆問：「那怎麼會出現在景門中呢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是電腦截取到的訊號，因為與我們的工作有關，所以傳過來了。」

　　錢昆思前想後，終於想通了，不覺面紅耳赤，羞愧地說：「真對不起，這奇門遁甲實在利害。我作了不少準備，還帶了師父的

護符，還是不能倖免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師兄是好心，都是自己人，請不要介意。」

　　文祥對杏娃說：「杏娃，這種下三爛的影片，你傳過來做什麼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你記得那個玩具模型嗎？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什麼玩具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那個地球模型呀！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怎樣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這叫配套包裝呀！」

　　衣紅也不解：「配套包裝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記得人類議會吧？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人類議會又怎樣了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有議員看了這部影片，已經提出彈劾我們的動議了。」

　　文祥嚇了一跳：「彈劾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是的，有人說我有陰謀，要毀滅地球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和這部影片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　　杏娃說：「有人看了模型還不相信，但一看完影片，就認為嚴重得不得了！」

　　衣紅便對錢昆說：「錢師兄，這事非常嚴重，我們得回去瞭解一下。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我們可以快些，但一定要走完全程！」

　　當下錢昆駕起遁光，按照各門的口訣，繞來繞去，通過杜、休、開門後，來到驚門。見空虛四兄弟背對背面向四方，圍著若夢

的借體杏姑，她這時已神智不清，昏昏欲睡。若夢身邊是木中人，他左臂已折，血跡斑斑，右臂勉力護著若夢，幾已難支。

　　四兄弟面對著十一個鬼兄弟，那些鬼架設了各式輕重現代武器，向四兄弟猛攻不休。空虛四人空有法力，不知變通，神通變成

一竅不通！

　　小大人這時又射了一顆破甲彈，權虛似乎已領教過，不敢硬接，喝一聲起，四人堪堪由彈頭上躍過。甲彈擊中石壁，轟的一聲



火花四冒，碎石崩濺。

　　黑心人見狀哈哈大笑，又是一束激光射來，名空忙扯下一把頭髮，往前一丟，化做一面盾牌，被那激光燒得臭氣薰天，黑煙滿

佈。

　　錢昆一見大怒，張手一揚，祭起乾坤袋。一陣狂風自牆角捲起，幾個鬼怪被捲成一束。四下裡鬼聲啾啾，夾雜著暴呼怒罵之

聲。

　　空虛四兄弟看看支持不下了，一見錢昆趕來，名空首先大叫：「師哥！那是什麼妖法？怎麼不受我們控制？」

　　錢昆等忙趕過去查看傷患，他說：「我不是一出手便制住了麼？」

　　勢虛略通醫術，他對錢昆說：「我來照顧他們！」便為若夢及木中人接肢療傷。

　　名空說：「不公平！你那是綁人，我也會。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既然會為什麼不用？」

　　名空說：「沒有人叫我用呀！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命都快沒了，還等別人叫你？」

　　名空得意地說：「當然！我們是聽話的孩子！」

　　錢昆好氣又好笑：「如果我來晚了呢？」

　　名空說：「不可能！你不是來了嗎？」

　　錢昆只好笑笑，連師尊親自教導，這四個活寶都抓不到主題。在都天寶籙裡，工作固定，千百年如一日，倒頗能勝任愉快。凡

間世事本就瞬息無常，讓他們保持純真算了，免得回天上去污染了仙域。

　　木中人一醒來，立刻問：「若夢仙子呢？」

　　若夢聽到有人喚她，突然驚醒，一時兩個靈魂交錯重疊，神思茫然，她問：「這是哪裡？我又是誰？」

　　木中人連忙施法，先穩住杏姑，再對若夢說：「是我，記得吧？」

　　若夢定神凝視，有如惡夢乍醒，哭道：「我師哥來了！我不要回去！」

　　權虛也湊過來說：「小師妹，妳是附體在一個姑娘身上，不要怕！」

　　若夢見四兄弟都在場，錢昆也在，她堅定地說：「我已經下到凡間，就算師父親自來，我也不回去。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這事慢慢再談，妳不回去也沒有關係。但目前身處險地，連老魔……」他自知失言，不好意思再說下去。
　　木中人順口說：「錢兄，叫我木中人就好！」

　　錢昆點點頭，繼續說：「木兄也身受重傷，我們先出陣再行商量。」

　　木中人說：「敵人非常厲害，我方才到處找妳，沒想到那幾個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傢伙法力這麼高強，我的神功居然抵擋不

住！」

　　左非右插口說：「那都陽十一鬼並無道術法力，他們使用的是現代武器，對物質界極具效用。」

　　錢昆突然想通了，便說：「是了，師父錦囊中曾經提到。我輩所修之道術，是以人的精神狀況為主，身體的變化為輔。而當今

的技術，是以物質狀況為主，人的精神變化為輔。故應避開物質對抗，而以人的感受為手段……」
　　木中人說：「怪不得！現在人世變得太快了！以往我自以為天下無敵，不料這次處處受阻！看來還是待在天上輕鬆些。」

　　若夢急了：「什麼話？你想回去？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師妹不要急，由剛才這件事，我才想起師父留言中曾說師妹當合二為一，復體重生。我一時誤會了，焦急異

常……」
　　名空插口說：「我絕不讓小師妹和這個妖怪合二為一。」

　　利空說：「我也反對！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師父所說的合二為一，指的是師妹佔用了別人的身體，應將兩個靈魂合為一體，然後重新修煉。」

　　權虛問：「怎麼合二為一？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靈與體本非截然劃分的，更何況體生之初，原無靈魂，及後投生者眾，眾靈交集。所以人必須修煉，先要克己歸

一，往往以數十載之功，還未必能聚。在眾靈之中，若有修者復體，尚要等到體清靈純才能修仙。是以世事愈繁，人心愈亂，就因

初生之時，一體之中多靈交雜，故而問題叢生。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師兄所言甚是，心理學家認為人有多重性格，想必原因在此。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正是，為兄轉生多世，一直受此困擾，故心願龐雜。直到前次師弟問我錯在何處，愚兄突然發現心上有多個靈魂分

據，各不相讓。最後專志於一，那想學醫的、想成仙的不得不棄我而去，最後選擇了追求人生真理，才有今日之我！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師兄能為小師妹合靈嗎？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如今愚兄方知，師尊所交下的任務正是這個。愚兄修煉時茫然不解師尊原旨，其實那合靈之法盡皆通曉，且看愚兄

行法吧！」

　　說罷，錢昆令若夢閉目盤坐，空虛四兄弟背著她各據一角以護法。錢昆坐在若夢正前方，木中人、衣紅、文祥等人則在一側旁

觀。

　　錢昆口中唸唸有詞，雙掌合什，前後搓動。若夢頗似不耐，屢欲睜眼起身，但似乎在一股莫大的力量壓制下，動彈不得。良

久，錢昆突然起身，大喝一聲，雙掌同時向若夢頭頂一按。只見她「嚶」地哼了一聲，萎頓倒地，癱成一團。

　　錢昆也不加理會，回到原位，繼續打坐。

　　不一會，若夢睜開雙眼，一見眾人，往事歷歷，已經瞭然於心，起身向大家行禮道：「小妹若夢，前生又名杏姑，今前緣已

了，尚祈諸位師兄多多扶持。」

　　眾人大感欣慰，尤其是木中人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。

　　衣紅見若夢東張西望，知道究裡，便到她身旁，溫婉地說：「姑娘請不必擔心，令姐已隨四法王回去了。」

　　若夢問：「回去？回到哪裡去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這事說來非常複雜，待會再告訴妳罷！」

　　錢昆催道：「我們趕快出陣，否則還有變化。」

　　說罷，錢昆帶著眾人直出驚門，回到大廳。

　　廳上只有朱仁一人，他正在驚門的石桌前搬弄那幾塊令牌。乍見眾人，他大驚失色，劈頭就問：「我那十一個徒弟呢？」

　　錢昆把乾坤袋往地上一丟，說：「都在這裡面，只是驚門陣地已被他們炸毀，只好等未來的洞主自行修整了！」

　　朱仁打量了一下木中人，說：「原來你們都是一道的。」

　　木中人說：「那你就錯了，我和若夢仙子剛剛才見識到玄門大法。」

　　朱仁道：「啊？若夢仙子？不是木中女姑娘嗎？」

　　若夢說：「我本名杏姑，只因偶在荒山野外……」
　　錢昆剛施完合靈大法，精力耗損不小，聽到若夢之言，他一邊往椅子上一坐，一邊不耐煩地說：「這些以後慢慢再談吧！」



　　朱仁看出錢昆心神不寧，趁他分神之際，再度施展意識神功，發覺他的潛意識裡也有一些雜念。略一探索，知道這是大好良

機，不容錯過。

　　朱仁雙目緊盯著錢昆，緩緩地問：「如果是你在荒山野外，那又如何？」

　　錢昆神思一恍，馬上回到了四十年前的黃土高原上，逍遙子叫他去救一個將要餓死的孩子。他閉上眼睛，喃喃地說：「我買了

幾個糢糢，打算去救人。」

　　朱仁問：「救誰？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一個孩子。」

　　「然後呢？」

　　「我一時糊塗，未瞭解情況，晚上什麼都看不見，我由山上摔下來了。」

　　「然後呢？」

　　「在一間茅屋裡，我見到了她……」
　　朱仁逼問道：「她是誰？」

　　錢昆努力地回想，其他人都覺得奇怪。眾人從未聽錢昆提起過去，此時都很好奇，想知道她是誰，在一旁靜靜聆聽。

　　錢昆說：「她叫乙姬。」

　　「乙姬怎樣？」

　　「她很親切，教了我很多事。」

　　「後來呢？」

　　「後來……後來我必須去救那孩子。」
　　「她呢？」

　　「我丟下她，走了。」

　　「你這樣狠心？」

　　「孩子快餓死了！」

　　「結果你救了那個孩子嗎？」

　　「其實根本沒有孩子，那只是一個象徵！」

　　「啊？」朱仁沒有成功，因他未能掌握真相，錢昆自然生了反感。朱仁再回到那姑娘身上：「她呢？」，他必須找到錢昆的罩

門，也就是心底最痛苦的地方。如果有，朱仁就可以不斷逼迫，直到錢昆狂亂入迷為止。如果找不到，或者此人心裡根本沒有痛

楚，那就只是一場對話。這個道理很簡單，人若虧心事做多了，提心在口，很容易為外境所移，便無法控制自己。

　　「她走了。」

　　「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　　「回去了。」

　　「回到哪裡？」

　　「當然是回家。」

　　「家在哪裡？」

　　「家在山洞裡。」

　　朱仁認為他已經找到錢昆的弱點了，因為錢昆一直迴避，不願說出乙姬回到何處。兩人之間一定有不可告人之事！

　　朱仁立刻厲聲大喝：「快說實話！她是誰？」

　　錢昆正沉醉在那一段短暫而甜美的時光中，他不願說出乙姬是狐狸精。那並不是什麼虧心事，反而是他心存厚道。朱仁一再追

問下，他已逐漸清醒，再聞喝聲，錢昆睜目說：「我說過了，她叫乙姬，只是一個象徵！一個點化我的機緣！怎麼你聽不懂？」

　　朱仁突然感到非常氣餒，原來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他那套意識控制的花樣，看來只能唬唬金星上那些貪贓枉法、有愧於心的

傢伙。

　　這時大家才看出來，錢昆又勝了朱仁一回。

　　錢昆休息夠了，取出令旗，對大家說：「現在還有最後的一關死門，師兄說過只要把門打開，擲入令旗即可。為了安全起見，

請各位讓開點。」

　　朱仁對陣法瞭解不夠，雖見錢昆進出自如，仍心存僥倖。他暗自將死門陣勢反轉，有何效用且不管它，只要能阻撓一時也可略

出怨氣。

　　錢昆雙掌一運，猛向死門一推，那門還未全開，一股黑氣已然衝出。錢昆急將令旗投去，趕緊向後躍開。

　　大家正以為大功告成，孰料一股屍臭突由死門中傳出，薰人欲吐，頭暈耳鳴，不能自已，眾人忍受不了，紛紛奪門而逃。

　　苦的是在乾坤袋中的十一鬼，一個個鬼哭神嚎，慘不忍聞。

　　傻道人與痴仙子見狀，忙趕過來，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死門內有屍臭！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快關起來！」

　　錢昆說：「那我們不是前功盡棄了？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這屍臭毒重，傳出來豈不污了仙洞？」

　　錢昆連忙屏息入洞，豈知陣法已反，不論如何用力，都扳它不動。不得已，他再運用神功，偏偏那門像是鑄就一般，屹立不

搖。

　　錢昆趕緊逃出，他身上已沾臭氣，人人掩鼻走避。傻道人連連揮出罡風，吹洗了好一陣子，這才慢慢散去。

　　「好厲害！那門無法關閉！」

　　傻道人瞑目運神，略一查看，說：「這奇門陣法已亂，非精通此道之人，難以下手。只是這屍臭不除，後患難止。」

　　話才說完，雪山子突然現身，對傻道人施禮道：「在下尚知陣法，請容我一試！」

　　朱仁一見是他，開口就罵：「你這混蛋！你還有臉回來？」

　　傻道人不理朱仁，逕對雪山子說：「事不宜遲，洞中還有十一個人，請速去！」

　　雪山子不再客氣，屏息入洞，將死門陣法復原，門戶自動關上。

　　這時傻道人、痴仙子聯手運用神功，吹起一陣狂烈的罡風，將洞內上下吹遍。待臭味淡了，又運來清水，從洞頂到洞底徹底清

洗一番。只是那各門中地方廣大，曲折迴轉，一時也無法清除淨盡，只得暫將各門關上。

　　真正受苦的是那都陽十一鬼，被綑在乾坤袋中，已是苦不堪言，等屍臭瀰漫洞中，他們都被薰昏了。錢昆把他們放出來後，個

個噁心嘔吐，狼狽不已。朱仁看他們神智清醒了，便叫他們到平台上去休息。

　　錢昆問傻道人說：「師兄，這死門一關不就輸了嗎？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如果此洞應屬朱仁，那也是定數。」



　　雪山子問道：「恕在下不知前情，為何要開死門？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我等與朱仁約定，若八門洞開，他就必須離開。」

　　雪山子說：「日前在下無心將一位老不死關進死門，後來窮參造化，才知道此死門另有玄機。任何不死之輩，入門必死，想必

是那老不死已死在裡面。」

　　傻道人大異：「什麼老不死？」

　　雪山子說：「老不死係一不知恥、不知羞，不明是非，不辨真偽，千年萬載專事鼓惑人間，鬧亂社會的大魔頭。想必是天道好

還，老不死之數也盡了。」

　　傻道人嘆道：「世事有利有弊，正因有老不死之輩，才有正義忠孝之人。如今大害雖除，人世無是無非，無真無假，恐怕弊端

更甚矣！」

　　雪山子心中一凜，道：「那是在下多事了！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言重了！你我不過局中一棋，哪裡作得了主？」

　　雪山子說：「不過這死門尚可打開！」

　　傻道人說：「方才僅漏出萬一，已是如此，若要死門中屍氣全消，恐怕不是十天半月之功。而今日將盡，時已不及也。」

　　雪山子說：「在下有法，片刻之間即可消除屍臭。」

　　傻道人問：「果真？」

　　雪山子說：「奇門遁甲係一公式，甲指的是一種變數、一個象徵。若將屍臭視作此變數，以之為甲，置於死門而遁之，屍臭立

去。」

　　傻道人大喜：「既是如此，就請動手。」

　　雪山子走近死門的石桌，用桌上的石牌排好地盤，再詳細推算。然後他選好方位站定，禹步猿身，從東到西疾行數武。最後，

雪山子停在死門之前，輕輕一推，死門應手而開。眾人聚精匯神，屏息以待，停了半晌，果然一點氣息也無。
　　衣紅、文祥等五個人，神光內歛，靜靜旁觀，若無事然。木中人和若夢也非尋常之輩，只是對奇門遁甲的奇技欣羨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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